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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里，“學”与“教”是各大辞书中常出现的两个古文字，本文通过它们的历史演

变过程来探析“教”与“学”形义关系的发展变化。甲骨文“教”与“學”属于一族同源字存在混用现

象；金文时期二字已有区分现象；至隶书时期其形义已完成分化；最后阐释汉字隶变和汉字简化两次重

要变革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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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xue” (learn) and “jiao” (teach) are two ancient 
characters that frequently appear in major dictionaries.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semantic relation-
ship between “jiao” and “xue”. The author's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in Oracle Bone Script, “jiao” 
and “xue” were part of a group of cognate words with instances of interchangeability. Differentia-
tion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began during the Bronze Script period, with their for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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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s completing differentiation by the time of Seal Script. Finally, this article elucidates on 
how two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character development—namely, from Seal Script 
to Clerical Script and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have impacted the semantic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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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现在所用的简化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至隶书、楷书等演变而来，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汉字是时常流动的，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形体也不断发生变化，由古文字

时期图画形式为主的情形，逐渐变易为线条、记号的形式[1]。“教”与“学”的形义关系经历了从最初

的混用模糊到后来逐渐分化清晰的过程，这一历程的背后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累积演变和人们思想观念

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教”与“学”字形的构造和演变脉络，以及汉字隶变和汉字简化对汉字形

体结构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教”和“学”字的本质和汉字形体的变化过程。 

2. 甲骨文“教”与“學”的混用 

甲骨文“教”是会意字，最常写作“ ”，由“爻”“ ”“ ”三个部件构成，其中“爻”属于

教育的内容，有种说法认为指巫占中的数占活动，“ㄨ”就是数字五，“爻”由两个“ㄨ”(数字五)构成，

对于“爻”的阐释学界说法众多；“ ”指小孩子属于受教育的对象；“ ”代表受教育的手段即教

育者拿着小棒子轻轻地敲受教育者的脑袋。《古汉语常用词通释》中认为“教”的本义为政教、教化，

而在实行教化的过程中离不开教育，又引申有教育、教导义的动词。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并没有关于“學”字的记录，他认为“學”是由“斆”的篆文省写而来。有

的学者认为“斆”字表会意，从廾从宀形作 ，宀代表房屋，上面两边分别是两只手，表示拥抱和感知、

实践，上面中间是“爻”，表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有的学者认为“斆”字表形声，形作 、 、 、 ，

但它们最初的字形为“爻”。古人以手为“學”字构形，这表明在他们的眼中，教学主要是一个动手的

过程，而非思考、言说的过程，知识和技能的习得不是(起码主要不是)靠抽象思辩、言语灌输，而是靠亲

手实践[2]。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模仿色彩。 
“爻”作为“教”和“學”的构词部分，既可以表声又可以表义，“爻”有的简写为“ㄨ”。《说

文解字》对“爻”解释为：“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2]”众多的学者将“爻”视作易卦符号，

唐兰认为筮占的本质是一种数占活动，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较为吻合。殷商时期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

为巫政合一，殷商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当时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可见巫术，如祈祷降雨、

丰收、安宁和战争的胜利等，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占卜的主要工具就是龟壳，占卜的结果往

往会记录在龟壳上，甲骨文最早是占卜专用文字，巫师作为智慧又有仁德的化身，往往与史官的身份是

合二为一的，属于一个正面形象，这与我们当代对巫师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术在当时其实起到一种社

会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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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字诂林》学下姚孝遂按语云：“敎人者谓之敩，受敎者亦谓之敩。[3]”由此可以看出，甲

骨文时代的“學”“斆”“教”在概念上是不分混用的，都共寓一词，属于一族同源字，而这种语言现

象在当时较为普遍。 

3. 金文“教”与“學”已有区分现象 

金文中，“教”与“学”字与甲骨文时期相比较在结构和形体上都发生了变化。“学”写作  (西周

早期·盂鼎)、  (西周早期·沈子簋)，此时字形出现了表意偏旁“子”，这是甲骨文时期所没有的，说

明在西周时期受教育的对象出现了孩童，在此时期，不同年龄受教育的内容也不同，国家对教育机构更加

重视，出现了真正具备系统的学校功能的教育机构，孩童也是主要关注的教育对象。“教”写作  (西周

晚期·散氏盤)，部件 演变为整齐的 旁， 旁在甲骨文时代是从未出现过的。《说文解字》中对“攴”

的解释为：“小击也”，这也符合甲骨文“教”的“ ”旁代表着教育者拿着小棒子轻轻地敲受教育者的

脑袋。《广韵·觉韵》解为：“攴，楚也。”，认为“攴”为当时楚国的方言，同“扑”，指戒尺，在这

里我们看出“攴”的词性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有敲打的动词义，还有还指代名词戒尺。无论是动词义还是

名词义，都代表受教育的手段，与教学有关，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体罚式、鞭扑式的教育制度。 
“学”在金文时代主要有三个义项：(1) 学校，学习场所；(2) 学习；(3) 传授、教授。 
(1) 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仆学射。(《静簋》铭文) 
(2) 静学无斁，王赐静鞞剢。(《静簋》铭文) 
例句(1)中“射学宫”指学校，“学射”指学习射箭事宜。例句(2)中的“学”与“教”混用，指传授、

教导之义，可见在金文时期“学”与“教”仍存在混用的现象。 
“教”在金文时代主要有两个义项：(1)官职名；(2)学习。 
戎 父、教实夫。(《散氏盘》铭文) 
(4) 教不教，复众之所过。(郭店简《老子》) 
(5) 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郭店简《尊德义》) 
例句(3)中的“教实夫”指官职名。例句(4)(5)都来自郭店简，例句(4)中的“教”为学习之义，“教不

教”在今天及帛书本都作“学不学”，“教”“学”本属于一族同源字，二字混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在例句(5)中“教”“学”已有区别。 
 

 教 学 

甲骨文 “教”“學”混用“斆”义：表施教 

金文 1) 官职名：敎实父 
2) 教育、学习：教不教 

1) 学校：射学宫 
2) 教育、学习：眔尸仆学射 
3) 教授：静学无斁 

 
由此可见，“教”与“学”在金文时期字形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甲骨文的文字载体有限，只能

以简单线条构筑语言符号，线条细瘦，很难表现出更多象形意味的文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

始将字刻在青铜器上，文字的载体进一步发展，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符号化更强，文字的象形性更强。“教”

与“学”相比较甲骨文时期概念上已有区分，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混用现象，这种区分性不够明确。 

4. 小篆“教”与“学”形义完成分化 

小篆时期的“教”与“学”在语言中已经完成分化过程，书面语中已不再混用，其书写形式已各自

定型。小篆的“教”写作 ，从子，从言，爻声。“学”字出现了新的形旁“言”，形旁“言”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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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用言语来教化、教诲学生。从小篆的字形来看，“教”字左边是“ ”，右边是“攴”

字，结合起来表示棍棒底下出孝子，此时期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习如何做人，而教育方法则带有强制性。

从历史字源学的角度来看，先有“ ”，后有“教”字，“教”字的产生建立在“ ”的基础之上。有

的观点认为：“教”的“ ”旁与“孝”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实“教”字不从孝，从“孝”是楷定的

结果，实际是从子，爻声。楷化使 与孝混同，于是把教学活动的 与“孝悌”之“孝”牵连一起[4]。 
小篆的“学”写作 、 ， 由 省写而来，与金文时期比较，字形变化不大，有个明显的变化为

部件 演变为冖，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对其解释为：“冖下曰‘覆也’。尚童矇，故教而觉之。[5]”
“冖”指学子在接受教育之前的无知和蒙昧状态，就像头上覆盖着一块布巾，当教育者开始进行教学时，

学子就像揭去了学子头上的布巾，使他们从蒙昧中觉醒，接受启蒙教育摆脱无知。 
篆文作为汉字演变的重要阶段，其起源与金文密切相关，尽管篆文在字形结构上有所发展，但其基

本结构仍保留着金文的特征。金文字体结构相对松散，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这种特点反映了商周时

期文字书写的自由性和个性化。与金文相比，小篆在线条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本短粗、倾斜的线条

逐渐变为细长、圆润的弧线，这种变化使得小篆字体更加美观、流畅；字体的体式以圆为主，圆润的体

式不仅使得字体更加美观，还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圆融、和谐精神。 

5. 变革对汉字形义关系的影响 

5.1. 汉字的隶变 

隶变指的是篆书和楷书的变化，是汉字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无论是在字体上还是字形上对汉字都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字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汉字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随着社会的

变化而发展，新的语言环境造成新词不断地出现，会意和假借等方式已不能满足语言环境的需要，于是

便产生了加上声符和形符的形声字，汉字的省力原则推动汉字由繁入简，也决定了隶变的发生。 
隶变将文字的笔势改曲为直，不再顾及象形文字原则，将古文字的圆润、弯曲的体式改为点、横、

直等笔画，以便于书写。如前文提到的会意字“教”字，甲骨文字写作 ，从字形部件的组合中能意会

出教化的意思，隶定为 。在字形结构上，部分汉字的原有部件被拆分为多个更小的部件，也有部分汉

字将原本独立的多个部件合并为一个整体部件，无论是部件的拆分还是合成，往往基于字形结构的相似

性和关联性，这不仅改变了字形的外观，也影响了字的构造方式和识别过程。如“蟲”字在隶变中省形

写作“虫”，“ ”字在隶变中省形写作“星”，减少了书写的复杂性和时间成本。再有构字偏旁的变

异，在古文字中本是同一偏旁，在隶变后变成若干个不同写法的部件。如“教”的构件 旁，在隶变过

程中，有“攴、攵”两种写法。 
隶变打乱了汉字的意符声符，把独立表义的构字部件省并简化，原有的表意、表音作用完全消失，

古文字直接的“以形表义”变成了间接的“以意表义”。隶变以及后续的发展，使汉字的书写更加简便

和规范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形义关系的模糊性。这是因为随着字形的演变，部分原本能够直观反映

词义的部件或结构可能变得不那么明显或易于识别。 

5.2. 汉字的简化 

文字作为语言的记录符号，社会的发展会影响汉字的形义发生变化。汉字的简化采用了归并减省构

字部件、重造新字或同音归并等方法，彻底打破了汉字原有的结构[6]。楷书在继承隶书的基础上，对“學”

字等字形进行了简化和规范，使得这些字形更加普遍、易于书写，也就是现在的繁体字，最后“學”字

简化为“学”，“学”的简化其实是受到草书简化趋势的影响，将其顶部的复杂部分简化为三点。这种

简化写法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广泛使用，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简化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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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学”的释义有六种：(1) 学习；(2) 模仿；(3) 学问；(4) 指学科；(5) 学
校；(6) 姓。“教”的释义为“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由此可见，“学”和“教”形义关系区分明显，

“学”的义项在继承古文字的基础上，其隐喻义在不断地进行发展，义项也更加丰富。 
汉字的简化是汉字新陈代谢的产物，它有利有弊。汉字的简化省略了繁琐的笔画，打破了语言交际

的时空局限，符合人们信息交流的省力、简洁、高效的特点。汉字具有可识别性和书写性，而汉字的简

化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简化有利于记忆和书写，促进汉字的普及和推广。但是汉字的简化对汉字的形

声偏旁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破坏了汉字本身内在的形义之间的联系，不利于我们联想文字本身所蕴含的

文化背景和演变过程。 

6. 结语 

汉字“教”与“学”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简化，深刻展现了汉语词汇的发展与分化，“教”与“学”

在古汉语中常常混用，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体现了古文字在特定历史阶段概念上的混用性，这种混用

反映了当时语言环境中，教育和学习的概念尚未形成明确的区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融和重叠。汉

字的演变遵循着由繁至简的发展规律，汉字的隶变和汉字的简化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

响，其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汉字的变革大大提高了书写效率和便捷性，更容易促

进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但汉字的字形和字义紧密相连，简化可能会导致某些文化符号的丧失，影响汉字

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因此在汉字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服从于汉语的实际，在汉语的基础上进行简

化，不能脱离汉字的系统性，任意地臆想来进行简化，这样才能完成汉字系统简化、整体简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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